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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简称大系

出版工程）是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中华民

族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其中，“神话卷”作

为其中一个重要门类，如何全面采集、科学

梳理、系统呈现，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首先要正确认识神话采集整理的意义。

神话发轫于人类史前时代，是人类没有出现

文字之前就产生的文化作品。它不仅保留了

人类文明进程的最早记忆，而且通过后世不

断的口耳相传得以丰富和发展。从人类文化

的传承与演变看，文字作为记录工具出现较

晚，而作为口头传统的神话却承担着人类更

早的记忆。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神

话作为无数先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历史的

长河中历经时间的冲刷而流传至今，许多优

秀神话中都体现出积极向上的家国情怀和勇

于探索的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

强调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

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

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

现梦想的执著精神”。这些优秀神话或者说神

话中蕴含的优秀文化基因，体现出中华民族

的文化血脉和民族精神，很好地证明了中国

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

大系出版工程为神话单独设立卷本，体

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与科学态

度。在以往关于中国神话的鉴赏、分析和研究

中，并没有给予神话科学的定位。不少人认为

中华民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神话，也有人认

为中国的神话支离破碎，没有形成像希腊等

西方国家那样的神话体系，甚至还有人否认

中国神话的存在，即使一些教学设计或公开

出版物中也往往把神话列为民间文学或故

事，认为神话的本质无非是凭借想象或幻想

编造出来的“瞎话”“假话”，显然这些结论和

做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有史以来，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融合中积淀出

的神话，有的被作为民族的根谱，有的被当作

生活的教科书，有的支撑着日常民俗，有的充

当着民族团结的历史依据等，许多历史文化

研究者把神话视为人类古老文明的百科全

书。所以全面系统地采集整理不同地区与不

同民族的神话，是全面审视与展现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基础性任务。

二是准确把握神话编纂的关键环节。对

于大系出版工程的编纂而言，需要把握好神

话的定位、采集、分类、呈现等几个关键环

节。神话兼具文学、历史、哲学、人类学、民俗

学等多学科的特色。如果从民间角度出发，

不同的讲述人和受众也会对神话有不同的

认识。因此，神话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其中，狭义神话主要指的是人类史前文明时

代创造的作品；而广义的神话既包括史前文

明时代创造的作品，也包括后世加工、改造

或者创造的作品。根据当今神话资源辑录和

神话传承的实际情况，神话采录的范围以广

义为主比较合理，主要界定为民间曾经流传

或目前仍在讲述的有关神祇、始祖、文化英

雄、神圣动植物及其事迹或活动的叙事。

鉴于神话产生、传承与发展的复杂性以

及其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在采集过程中应

坚持科学的甄别原则，从优秀传统文化的抢

救、保护、呈现与应用着眼，最大程度选择那

些内容上健康向上、具有经典性和代表性的

神话作品，特别是做好对此前全国范围内民

间文艺工作者已经完成的“民间文学三套集

成”中神话部分的查遗补漏，尽量照顾到不

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神话作品，也

兼顾散体神话、韵体神话和散韵结合体神话

的不同样式，力求客观展现出神话创作与传

承的真实样态。同时，对采录者、整理者、编

撰者等实际工作者要做好田野调查方法、神

话著录规范等方面的业务培训，使他们能够

采用目前日益普及的信息技术新手段，有效

采集神话传承中的语境资料。有些重点神话

作品力求附加相关图片资料，必要时还可以

制作相应的录音、视频等，最大限度地充实

神话生态的相关信息。在神话采集中，既要

尊重讲述人，尊重语境，尊重原貌，又要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服务人

类文化发展的科学态度，既不复古泥古，又

不简单否定，切实保护和挖掘好中华民族最

基本最优秀原生态的神话资源。

无论是神话采集、神话梳理还是神话的

呈现，都会涉及神话类型的界定问题，这也

是关系到能否合理展现各地神话资源的重

要环节。一般而言，不同地区神话传承和传

播情况会有差异性，形成的神话类型也不尽

相同，这导致目前学术界对神话类型的划分

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因此，在各地神话卷中

神话类型的呈现方式可以按照存异求同或

因地而异的原则，参考如下一些类型，即诸

神起源神话、世界与万物起源神话、人类起

源神话、动植物起源神话、解释自然现象神

话、解释社会现象神话、文化起源神话、婚姻

爱情神话、灾难战争神话、其他类型神话等，

上述10类可以作为大的神话类型。至于人

们在神话阅读中常见的诸如文化始祖神话、

洪水神话、治水神话、射日神话等具体类型

名称可以归入上述类型，也可以根据神话数

量或神话重要性等实际情况，通过单列的方

式编辑呈现。

三是注重神话资源的完整性与系统性。

对于《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的编纂而

言，需要统筹兼顾，做好文化管理部门、科研

单位、地方政府、民间艺人、社会志愿者等多

部门多层次的通力协作与工作互动。对神话

资源的完整性而言，一部完整的神话文本应

包括正文与辅助信息两项内容。神话文本的

正文要力求内容完整，文从字顺，神话演述

中的方言土语、风土习俗、特殊用语等尽量

保留原貌，晦涩难懂之处可采取注释形式加

以解释。作品辅助信息包括“讲述者”“采录

整理者”“采集时间”“采集地点”“流传地区”

“文本来源”等多项内容，其中，每一条信息

都是神话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尽

可能的细化与精准表述，为今后使用者提供

信息支持，如讲述人基本信息一般要包括民

族、性别、出生年月、职业、文化程度及其他

相关信息，对于一些重要的讲述人还可以设

立个人小传，对其社会关系、成长经历、传承

特点等作出必要的记录。这种信息辑录也同

样适用于翻译者、采录者、整理者等。对于

“流传地区”，应采用“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地区、自治州），县（市、区、旗、自然保护

区及经济开发区），乡（镇、街道），村（社区）”

格式表述，原文行政区域表述不完整或出现

名称变化时，要作出相应补充说明。

当今信息技术与智库建设的迅速发展，

不仅为神话资源的开发、传播与应用提供了

新的契机与挑战，更为中华民族神话资源的

数据整合与系统化提供了条件。各地文化部

门无论是从传统文化资源普查的需要，还是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角度，都可以

通过这次神话资源的再调查、再梳理和编纂

出版，全面审视鉴别本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

传统文化基因。而中国民协组织的全国范围

内的神话资源整合，则更加有利于深入发掘

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链，

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振

兴进程中，汲取古老智慧、弘扬中华精神、传

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生命力和影响力。

作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示范卷的

“云南卷”与“河南卷”（以下简称云南神话卷、河

南神话卷）即将出版问世，我谨代表中国民间文

学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表示热烈祝贺，

并谈一点感想。

云南神话卷、河南神话卷之所以能够在全

国31省区中脱颖而出，首批亮相，主因是其研

究基础雄厚，调研和整理工作积累成果丰富。

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这两个省率先出成

果，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核心区的中原文化与西

南地区多民族的文化，给日后各卷的全面铺开，

提供了宝贵的编纂经验和实际操作方面的前车

之鉴。

从这两个省卷的编纂体例看，二者截然不

同。主要的差异在于对神话的分类方面。河南神

话卷是按照神话人物来分类编排的，这与《大系

出版工程工作手册》的神话分类范式明显不同，

也就是没有按照诸神神话、创世神话、人类起源

神话、文化起源神话和其他这五大类来编排内

容。而是按照上卷：1盘古神话，2伏羲女娲神

话，3神农神话，4有巢氏、燧人氏神话；下卷：1

黄帝神话群，2嫘祖神话群，3仓颉神话群，4岐

伯与祝融神话，5颛顼与帝喾神话，6尧与舜神

话群，7大禹神话群，这样总共十余位神话主人

公作为分类项，在每项下面再按照地域分布给

予细分。

此种根据神话人物和地域性集群情况的分

类，属于因地制宜，能够突出体现各类神话传说

在民间社会的空间分布状况。如果要问为什么

河南省的民间传承神话集群现象如此突出？一

个现成的解释是：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地理

原型区，是上古时期夏商周三代建都的文化统

治中心所在，正如中国成语所说的“问鼎中原”

和“得中原者得天下”。本地民间神话特别突出

对华夏国家三皇五帝神话历史谱系的记忆，这

完全是特殊的历史积淀所造成的中原文化特质

所在。河南神话卷以三皇五帝神话人物谱系为

分类标准，这也是以往调研工作积累的体现。从

上世纪80年代河南大学张振犁教授团队到各

地采风，广泛收集民间神话，到刚出版不久的四

卷本《中原神话通鉴》，河南以县为单位的调查

研究工作已经硕果累累。本卷采用以往的神话

人物分类方式，大系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认

为这可以作为一个省卷本的特例来看待，不宜

作为示范加以推广。这个意见也是十分中肯的，

考虑到全国各省卷如何统一的问题，还是以严

格按照《大系出版工程工作手册》分类编纂的云

南神话卷作为示范。

云南神话卷在100多万字篇幅里，收录了

该省境内24个民族的口传神话，计有阿昌、白、

布朗、布依、傣、德昂、独龙、哈尼、回、基诺、景

颇、拉祜、傈僳、苗、纳西、怒、普米、水、佤、瑶、

彝、侗、藏、壮等民族。从其民间文学的丰富性和

多样性看，堪称真正意义上的口传文学传统的

汪洋大海，如此繁荣的现象不是任何个人性的

文人创作所能比拟的。本卷的出版，可以让云南

省多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神话故事这个

易于普及的传播平台，更加方便地传播开来，

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分享，让民族文化的珍

贵资源库和智慧库作用得以有效发挥。日后

将西南、西北和东北各省区的全部口传神话

汇聚一体，必将是一种蔚为壮观的景象。多民

族神话的整体呈现，势必将对过去100多年

来限于汉文古籍为主的“中国神话”观大大改

观。这应是世界神话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事件。

和少数民族神话故事对应的，是少数民

族文化的特色文物。如铜鼓，这样一种流传两

三千年的文物所体现的民族传统，与中原文

明礼俗明显不同。铜鼓的地域分布，从成都平

原的巴蜀地区，向南延伸到云南、贵州、广西

等地，再向南延伸到东南亚的越南和马来半

岛。南方诸多少数民族为什么如此青睐铜鼓，

这一直是悬在文物考古工作者们心中的未解

之谜。只要拜读云南鹤庆县壮族民间艺人王

华青等人口述的神话故事《铜鼓老祖包登》，

谜底就会顿时大白于天下：天地开辟之后的

人类繁衍过快，引起天神担心。天神派恶龙来

人间祸害，一只母虎带着仅存的一个男人逃

亡他乡。他们在洪水中漂浮了99年，才得以

上岸。从此二者相依为命，男人老死之前让母

虎受孕。世间唯一的生物母虎，怀孕千年之后

终于生下一只铜鼓，从中走出新的人类。他一

生出就变为巨人，击打铜鼓一下，就生出一个

人来，从此大地上又有了人烟。后人不忘祖先

恩德，把铜鼓尊为世界的守护神。每个村里都

要祭祀铜鼓和祖先。壮族神话《铜鼓老祖包

登》就这样生动地呈现出南方民族广泛传承

的铜鼓文化的“底牌”，对千千万万村落中至

今还在传承的铜鼓仪礼，确实有一种再语境

化的激活作用。仅此一例，就可以大致说明多

民族神话遗产的学术意义和文化再造功能。

同样的道理，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

时，只记录下华夏共祖黄帝有个雅号叫“有

熊”，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只要翻阅河南神话

卷“新郑黄帝神话群”的首篇《有熊氏的来

历》，读者就好像找到黄帝号有熊之谜的谜底

一般。这就是民间口传神话的补史之缺的重

要作用。

云南有26个民族，他们交错聚居于这块山峰耸

峙、江流奔腾、大小坝子星罗棋布的红土高原上,形

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总体格局。正是在这样的现实

文化土壤中，云南各民族神话得以存在、流传和发

展。可以说，世界上主要的神话类型都可以在云南各

民族神话中找到实例，而且云南各民族神话还保留

着它们特有的古朴性、完整性，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

化有着密切联系。

云南各民族神话的发展过程较复杂，很多作品都

在民间以散文体形式流传，但同时也有大量作品融入

到后期的长篇韵文创世史诗之中，傣族、纳西族、彝族

的神话甚至还被收录到民族传统典籍里。云南许多民

族的散文体形式神话总是与韵文体的创世史诗并行不

悖。只是前者主要在民间流传，篇幅相对较短，人们可

以在日常生活中讲述；后者却成为整部创世史诗中的

重要部分，多由祭司和歌手在较庄重的场合演唱。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神话·云南卷》按照“科学性、

广泛性、地域性、代表性”的原则，结合云南各民族神话

作品实际进行选编。本卷选编阿昌族、白族、布朗族等

23个民族300余篇神话作品。主要选自以下几个方

面：民间故事家、民间文学研究者采录的，尚未发表的

民间文学资料；1984年以来全省民间文学普查中直接

采录于民间，各县编辑的尚未发表的县卷资料本；少数

作品选自20世纪50年代云南开展的3次民间文学调

查工作中采录的资料；为保持云南各民族神话体系的

完整性、全面性，还有部分选自1983年以来出版的各

类民间故事集。

云南各民族神话按内容划分主要包括：诸神神话、

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文化起源神话4类。

在云南民族众多的诸神神话中，主人公多以男性

为主，如纳西族的丁巴什罗、崇热丽恩等，都显示着男

性创造天地、战胜艰险、造福人类的伟力。我们从这些

神话中，可以认识到云南各个民族在阶级社会前的神

人英雄时代的历史，这是一个从蒙昧初开到文化创造

和早期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漫长历程。诸神神话反

映的正是这个时期古代英雄的创业史。这个时期，云南

各民族的认识方向逐渐从自然转向自身，即从认识自

然、审视自然不断上升到认识他们自身，所以诸神神话中有明

显的人类自身认识和自身审美的特点。

而云南文化英雄神话中的诸神，多是神武超群、德智不凡

的半神半人，有些甚至是神的后代。他们的行动和力量使某种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得以初创与发展，为氏族、部落

带来了福祉。如“取火”英雄，“找谷种”英雄，还有那些为人间除

妖灭害，给人们带来太平的如普米族“冲格萨”、藏族“格萨尔”

式的英雄们。在此类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性英雄意识逐步

由集体意识向个体意识渐进，由纯属自然幻想意识向人世社会

发展意识渐进。这种由意识渐进到行为产生的神性英雄，以拉

祜族神话《札努札别》为代表。札努札别突破传统观念，他责备

不劳动而享受祭礼的天神厄莎，并破天荒地说出了人与工具结

合才能创造财富的客观真理。札努札别得罪了天神，惨遭陷害

而死。这则神话使我们看到古代初民对神的敬畏与叛逆。这一

类英雄虽不是胜利者，却是古代为发现并捍卫真理而

死的英雄。

云南少数民族开天辟地神话丰富，如彝族《开天辟

地》、白族《开天辟地》、哈尼族《神话的古今》等都是重

点讲述开天辟地过程的神话。云南各民族开天辟地神

话按内容可分为变化生成说、神造天地说两大类。而在

神造开天辟地的神话中，不只是形象地解释了天地形

成的过程，还生动地展现了云南各民族在神话产生与

发展时期的劳动情形和人们对劳动的态度，充分肯定

了劳动创造的丰功伟绩。

人类起源神话主要讲述人类为何产生，以及解释

氏族、部落起源以及人类的重新繁衍。白族有《氏族来

源》，布朗族有《削木成人》《帕雅英、帕雅捧、帕雅天造

人》，独龙族有《雪山之神》等。这些神话除了极少部分

认为人是由某种物质变成的外，绝大部分认为人是由

神创造的。

神造人的起源神话在云南许多民族中流传较多，

把神造人的过程完全描写成凡人的行动，其中充满了

挫折和失败，艰辛和痛苦，显得悲壮而崇高。这种造人

的描述并没有多少神的威力，而是靠各个民族自身的

智慧和追求真理、不怕失败的精神。神造人的神话，虽

然没有能够揭示人类起源的真实原因，但它们并没有

贬低人类的地位和价值，相反，它们像一面镜子，让各

民族看到了自己生命发展历程的艰辛和神圣，让人们

更加珍视生命。

云南文化起源于神话，以取火、用火、谷物获取与

种植、房屋建筑和文字的发明为主要内容，如阿昌族

《盐婆桑姑尼》、傣族《贝叶信》《谷魂奶奶》、德昂族《谷

种起源》等。云南各民族取火神话各式各样，反映了人

们对火的一种深沉渴望。而在云南众多稻谷起源神话

中，大多说谷种来自天上，把谷种视为神圣之物，神赐

之物。拉祜族《卡腊节的传说》中讲述谷种来源却与众

不同，它讲的是，一位叫卡腊的猎人从鸟雀啄食草籽的

观察中受启发而得来了植物的种籽。种籽来源从神坛

走回人间，说明人类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神话隐约地

向我们揭示出人类文明逐步告别童年的过程。农业的

兴起与发达，使原始人有了更好的生活保障，因此，他

们把早期对农业有突出贡献的人视为神人。拉祜族苦聪人还有

一个祭祀卡腊的节日，叫“卡腊节”。

在对文字起源的探索中，云南各民族的神话里，除了归之

于天，归之于神外，也有归之于人。只不过这个不是一般的人，

是各民族具有一定神性的文化英雄。比如汉族历史上传说的伏

羲、女娲、黄帝等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文化英雄。云南神话中彝族

有两兄妹，哥哥叫阿苏拉吉，妹妹叫阿格。他们一同上山放羊，

在神鸟的启发下，创造了彝文。在纳西族的神话中，他们认为纳

西族的象形文字东巴文是其教祖丁巴什罗创造的。

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和地域构成的原因，云南各民族神话

体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二是与原始宗

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是歌诗乐舞的审美活动。有学者称云南

为“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确实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文化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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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是产生于原始社会而世代

传承的口头语言艺术,是人类心理历

程上一种特殊情结的语言反映,也是

先民们留给我们的一宗丰厚的精神

财富。尽管神话中有许多至今仍未揭

示的谜底,但它仍不失为是一种理

想、一种信念、一种世界观、一种思维

方式、一种文学样式。作为口承文学

的神话,它所蕴藏的深层的民俗文化

积淀,像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是一

个永远解释不完的世界。每个民族的

神话中,都表现了人类对自然力的斗

争和对理想的追求。也正是这种幻想

和追求,增强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创造美好未来的信心和动力。

中国神话早在先秦典籍《山海

经》《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中就

有记载。汉代和三国以后的《淮南子》

《史记》《独异志》等古籍中也有许多

片段的古典神话。中国神话中的主要

内容大都可以在中原神话中找到,甚

至连世界性的同母题神话,如“开辟

创世神话”“洪水神话”“盗火神话”

等,在中原地区也多有流传。

近几十年来，经过我们对中原民

间流传的“活”神话的发掘和研究,中

原神话的完整体系得以呈现在世人

面前，弥补了中国汉族神话“零散”的

缺憾。中原神话中,我们可以清晰看

到比较完整的神话体系和较为明晰

的“神谱”脉络：盘古开天、三皇创世、

五帝霸业、大禹治水，直到从天体神

话中演绎出“牛郎织女”的故事。这一

切，为我们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大系·

神话·河南卷》（以下简称河南神话

卷）奠定了雄厚基础。

研究发现，中原神话不仅内容丰

富，而且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呈集群式分布的显著特点，即在一个

特定的区域内，围绕一个神话人物，

派生出许许多多神话故事。一个神话

集群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

的。除了文化传承的基本因素外,还

受到社会的、地理的以及世俗文化的

影响,诸种因素聚结起来创造出一种

适合此种神话繁衍滋生的土壤,一个

以适应民间信仰需要的神话集群就

会产生,一位神话集群的中心人

物——庇佑一方的神的形象也就被

创造出来。被创造出来的这位“神”的

神职,也为了适应当地人们的需要而

不断扩大或发生变化。如盘古，他的

神职就不仅仅是开天辟地，他还要造

人，还要负责人们日常生活中良好愿

望的实现。

根据中原神话的这些特点，我们

在大系出版工程“神话卷”编纂体例

的大框架下，研究设计了河南神话卷

“经纬交织、整体呈现”的编纂方案，

即以盘古开天到大禹治水的神话人

物为经，以点状分布的神话传播群为

纬（反映到目录上为“神话人物谱系

为纲，神话集群分布为目”），两条线

纵横交织，将中原神话的丰富性整体

呈现出来。通过对掌握资料的分析研

究，我们将河南神话卷分为三卷编

纂：卷一从“盘古开天”到“三皇”（伏

羲、女娲、神农、有巢、燧人）；卷二从

“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到

大禹治水；卷三为其他诸神及天体自

然神话。这个编辑思路，得到了大系

出版工程“神话”专家组的认可。

在原有神话资料的使用和神话

篇目的选择上，我们确立以下原则：

以20世纪80年代河南大学“中原神

话调查组”采录的篇目为科学性参

照；以河南神话卷中所选神话篇目为

入卷标准；以上世纪末“民间文学三

套集成”故事县卷本中神话篇目为基

础；以新近征集、采录的神话篇目为

补充。

河南神话卷于2018年

5月25日上海“民间文学大

系神话、传说、故事卷工作会

议”以后正式启动。在短短的

几个月时间里，编委会查阅

“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中

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卷本等

223 册，从中提取神话资料 1490 余

篇，从中国民协提供的数据库材料中

提取神话资料308篇，在近年来各地

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出版的神

话作品集中提取神话资料290篇，通

过微信群新征集到近40万字的神话

资料。资料搜集阶段，共查阅了约

1000万字的文字材料，从中提取了近

400万字有编辑价值的作品。

查漏补缺是保证河南神话卷具

备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重要环

节。在本卷初稿基本形成时，河南神

话卷编委会重点解决了神话集群流

传地区存在的一些技术问题，主要补

录重点神话作品缺失的讲述者和采

录者信息，恢复部分作品的口语化。

主编亲自带领部分编卷人员，多次深

入重点地区进行补充调查及相关作

品的近期采录。先后在汝州考察搜集

了多篇伏羲女娲神话作品及其相关

民俗资料，在孟津负图寺、淇县灵山

寺等地重新采集了一些有关伏羲女

娲、盘古等神话传说的图片资料。

2019年1月29日，河南神话卷编

委会完成了两卷的初稿汇编工作并

提交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其中卷一收录神话作品

459篇，卷二收录神话作品456篇。

2019年3月18日，本卷的前言、

图片及《河南省主要神话分布区域

表》《河南省部分民间神话讲述者、采

录者简介》《本卷方言检索表》《河南

省部分民间神话作品书目（书影）》

《河南省部分中原神话研究书目（书

影）》等附录资料完成初稿并提交大

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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